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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花新村：我的一件历史“行李”（一）
■刘翔 文

中华民族有着强烈的寻根情结，
一个人的根究竟是其祖籍地还是出生
地，这是一个在学术界始终存有争议
的话题。我不是专家，但我认为这两
种说法也许都有道理。可是如果用

“土生土长”来判别，“土生”的意思应
该就是一个人出生的土地，而随之紧
密相连的“土长”，望文生义，也就是在
这块土地上生长的意思了。照此说，
作为出生在上海的我，尽管祖籍地不
是上海，我如果把自己呱呱坠地的上
海市杨浦区松花新村视作自己的根，
想必也不会有误。

松花新村是一个位于上海市东北
角，建造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的工人
新村。也许是紧挨着松花江路、延吉
东路的缘故，因此被命名为松花新
村。新村附近的路名大都取自我国东
北的吉林省，如和松花江路平行的有
靖宇路、延吉路，纵向的则有敦化路、
内江路、图们路、安图路、长白路等，无
不让人感受到一股浓浓的东北风味。
整个松花新村按东西划分为一村和二
村，我们一般就称之东松花、西松花，
由数十幢尖顶、灰色三层楼组成。

那时居住在松花新村内的基本上
都是上海机床厂的工人，而上海机床
厂就处在与松花江路交叉的军工路
上。因此，松花新村实际就是上海机
床厂的家属区。而紧挨上海机床厂的
是上海电缆厂，该厂的职工新村、职工
子弟小学则位于松花江路、延吉东路
右侧。当时的上海机床厂与上海电缆
厂都是在上海市乃至全国名声显赫的
万人大厂，因而，以这两个厂为主体构
建成了上海东北角的工人家庭聚集
区。父辈们到厂里上班，和我们到学
校上学都只要步行十分钟左右的路程
就可以了。每天清晨上班、上学和黄
昏时下班、放学的人流夹杂在滚滚的
自行车潮中，给那时还是上海这座城
市偏僻市郊小道的松花江路增添了几
分喧闹的都市氛围。

精准定位：我的出生地是松花一
村 7 号 14 室。这是一间面积 16 平方
米，两户合用厨卫的一室户，是上世纪
五十年代中期父母结婚时，机床厂分
配的婚房。

能够无偿分配到这样一间房间，
在那个火红的年代，工人阶级绝对属
于“高大上”阶级。作为毛泽东主席号
召的“大跃进”运动时期的“产儿”，我

和我的小伙伴们的名字也无不烙上
“翔”、“跃进”等具有鲜明时代色彩的
印记。

五十年代是“听话要听党的话，戴
花要戴大红花”的纯真年代。我出生
后不久，正当盛年的父母，为了没日没
夜赶超英美、为了建设伟大的社会主
义革命事业，便从祖籍将祖父请到上
海，把我“扔”给了祖父带养。这样一
来，原本只是父母两人居住的16平方
米的房间，一下子多出了我与祖父，三
代同堂，空间顿时就变得狭小起来。
于是，父亲便和邻居商量，晚上能否在
厨房搭个帆布床让祖父睡觉。邻居是
父亲机床厂的同事，抬头不见低头见，
再说那时的人就是单纯，信奉助人为
乐，根本不会像现在有些邻里之间为
了共用部位的使用面积而寸土必争，
甚至大打出手。得知我们家的困难
后，他当即就同意了。

于是，每天晚上两家人家吃好晚
饭，将炊具洗净，隔壁邻居一般也就不
再出入厨房。而祖父把我安顿入睡
后，便将煤球炉封好，再从房间里拖出
一张帆布床在厨房里铺好，随后在床
边坐下。烟瘾极大的他，这时将身子
舒适地依靠在墙壁，掏出一根8 分钱

一包的“生产”牌香烟，随着袅袅烟雾
的飘浮，一天做家务的劳累也就在那
一口口的“呼吸”之中渐行渐远。又或
者独自在帆布床边上支起一个凳子，
斟上一杯土烧酒，打开用白报纸包裹
成三角包的 5 分钱一包油汆豆瓣，撒
上一点细盐，“沉醉”在属于他一个人
的世界。此时此刻的祖父，是一天中
最为幸福的。然后，便一头扑倒在帆
布床上酣然入睡。睡得无比香甜而发
出的呼噜声，有时会“穿墙”而过，传入
我的耳中。清晨5 时，祖父便又准时
起床，打开封好的煤球炉，煮烧早饭。
他那浓眉大眼、腰背挺直，始终忙碌家
务的身影，至今铭刻在我的心灵深
处。其实，当时祖父睡在厨房内，是在
和死神相伴啊！因为一旦煤球炉子没
有封好，发生二氧化碳泄流，就会导致
中毒死亡，左邻右舍经常发生此类事
故。好在祖父封炉子的技术“炉火纯
青”，几年下来，始终平安无事。

作为感恩和回报，当我懂事起，便
承担了为祖父跑腿到松花新村菜场边
上的粮油店拷老酒、买香烟的任务。
这时候，他常常会摆出一副大老爷的
派头，颐指气使地把一毛钱纸币朝我
一扔，大手一挥：“小鬼，快去帮爹爹拷
点老酒，买包香烟！”接过纸币我立马
屁颠屁颠地向屋外奔去。而我也经常
从找回的零钱中“贪污”下一两分钱，
作为自己的零用钱。殊不知，这一两
分钱在六十年代绝对是“巨款”啦。虽

然祖父没有工作，其烟酒钱也是父母
给他的，但他明知我“贪污”，依然装出

“浑然不知”。
如今想来，早早地沦为“家庭妇

男”的祖父刘忠伦，其实，生活得并不
如意。从旧时代过来的他，其同辈人
基本上都是文盲，而他不仅具有初小
文化程度，而且还写得一手漂亮的毛
笔字，在老家的村子里算得上是个秀
才了。在我的记忆中，祖父不仅烟瘾、
酒瘾很大，也有些古诗词的底子，酒至
情深，能把李白的一首《将敬酒》吟诵
得慷慨激昂。

前不久，遇到一位松花新村的老
邻居，他还向我说起，至今还清晰记得
当年我的祖父坐在7号大门口读报和
挥毫写毛笔字的情景，那架势还是很
有腔调的。然而，性格倔强的祖父却因
年轻时，一段所谓“敌伪时期做过伪保
长”的历史问题，背上了一辈子的包
袱，到了“文革”时期，几度受到地区造
反派的纠缠。而他的这段莫须有的历
史也一度牵连到我这个第三代身上。
我在中学时期由红卫兵转为共青团员
的政审时，尽管父亲五十年代就加入
了中国共产党，自己亦是红卫兵排的
排干部（文革时的学校的编排也实行
军事化，实际就是班级的班干部）和三
好学生，但在学校工宣队队长的严格
审查下，最终没能列入第一批转正名
单。应该说，少年时代的这一事件，在
我心灵中有形无形地投下了一丝阴影。

杨浦记忆

我与同济大学游泳池
■鲍国海 文

如今，我已经退休，由于离原单位
游泳池较远，因此，每周总要到附近的
同济游泳池游2、3次，每次蛙泳3小时，
5000米，一年之中，我偶尔也会游几次
万米，每次5个半小时，挑战自我。

我与同济大学游泳池的缘份可
以追溯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那

时，我还在读小学5、6年级，家就住在
同济大学附近的鞍山新村。

每年暑假，我都会与小伙伴们一起
结伴到同济游泳池游泳。那时，同济游
泳池大门也面向赤峰路，中间隔着一块
农田，一条短短的泥土路与之相连。当
时它是个露天标准游泳池，只在夏天开
放，四周由一圈黑色竹篱笆围起来，后门
通向一座古庙，里面是一个制造手电筒

灯泡的福利工厂，边上有一条小路通向
赤峰路，小路的一边是泳池，另一边是同
济大学校园。泳池后面另有一个边门，
通向同济大学校园，供校内职工通行。

当时同济游泳池没有如今供游客
使用的自助更衣箱，而由工作人员把游
客脱下的衣物鞋袜等放到一大排隔成
一个个小方格的木架或竹架上，再发给
他们手牌。泳池的淋浴室很简陋，由几
排淋蓬头构成，冲淋只有自来水，没有
热水，遇到降温，游客们只能咬牙坚持。

记得有一年暑假，我被小学的体
育老师叫去，与住在游泳池后门的另
一位同班同学一起，到同济游泳池帮

忙，专为游好泳的游客们点眼药水，
有时也帮忙寄存游客衣物。

那时，游泳池的救生员来自杨浦
区各学校的男性体育老师，我看到其
中一位游得挺好，他除了会蝶泳和自
由泳之外，还会像海豚一样在水下潜
泳，身体不断弯曲向前。

上世纪七十年代，上海的游泳池
每天都有固定的开放场次，同济游泳
池也不例外，一般是整点开始，一小时
一场，包括游泳和冲淋时间，每场结束
要清场，然后再放下一场游客下池游
泳，不像现在可随到随游。夏天，气候
变化多端，如遇到雷雨天，为了安全，

泳池会用扩音器通知游客尽快上岸，
躲在淋浴室，以防止雷击触电。

我学习游泳也是从那时开始，等
每场游客都入池完毕之后，我也见缝
插针地下水游一会儿。

1975年4月，我中学毕业，离开了
上海，到了外地农场工作，后来，又高
考回到上海，有约十几年没有再光顾
同济游泳池。一直到新的同济室内
游泳池建成，我又来到了这里，重温
儿时在这个游泳池的时光。

如今，那时我认识的人都已经老
了，且不知去向，我也老了，但那时学
会的游泳爱好却一直没变。

生活故事

爱可以超越一切

■许晓铭 文

从表面上看，《水形物语》是一部
奇幻的唯美爱情故事，讲述了一位哑
女和人鱼之间跨越种族的爱恋故事。
哑女埃丽莎在政府实验室里工作，是
那里的一名清洁女工。她脖子上有三
道与生俱来的伤痕，周围的人都歧视
她，叫她小哑巴，只有同为清洁工的黑
人泽尔达处处维护她，帮助她。还有
一位楼下邻居，穷困潦倒的同性恋插
画师与她是相处和睦的朋友。

一天，实验室里拉响了高度戒备
的警报，一个神秘的装满了水的罐子
被送了进来，埃丽莎震惊地发现，罐
子里关着一个半人半鱼的怪异生物，
科学家团队想要在这怪物身上提炼
出能够制造生物武器的物质。可是
在埃丽莎眼中，它不过是一个和自己
一样孤独的生命体，由于无法忍受实
验室对怪物的折磨，埃丽莎开始利用
工作间隙偷偷来看这位怪物，经常给
他带一些食物。随着时间的推移，埃
丽莎和怪物之间竟然产生了心灵感
应。当得知实验室的科学家要将人
鱼解剖时，埃丽莎悄悄采取了营救行
动，在苏联博士和插画师及泽尔达的
共同帮助下，把人鱼藏在家里的浴缸
里，并与之产生了深厚的感情。

哑女埃丽莎对人鱼的保护和爱
带动了更多人的加入。爱，显然是这
些弱势群体最有力量的武器。这种
爱，也最终让实验室负责人暴露了自
己的恐惧和空虚，他什么也不是，只
是一个让社会机器运转的帮凶，而机
器却可以随时碾压他，找到替代品。

人鱼失踪之后，实验室负责人气
急败坏，在采取各种措施找不到人鱼
的情况下，对苏联博士采取了强迫措
施。生死面前，那位博士说出了人鱼
的去向，出卖了两位清洁工。当他气
势汹汹地来到泽尔达家中时，泽尔达
依然坚定地缄默不语，她的丈夫却出
卖了哑女。这一段也反映了人类趋利
避害的特性，人性的弱点暴露无遗。

影片中哑女与人鱼在一起的镜
头很浪漫唯美，而实验室负责人拿
着电棍折磨人鱼与苏联博士的镜头
却很血腥，让人不忍卒看。

影片的结尾，死亡的哑女被人
鱼抱着跃入大海，在人鱼深情的吻
中复活，从此永远在一起。

爱，可以超越一切，两个孤独的
生命惺惺相惜。

所以《水形物语》真正想讲述
的，是希望观众对自己和所有的生
命心存慈悲和悲悯，加深对他们的
理解和包容。

光影天地

——观《水形物语》有感

·······························周末周末周末周末周末周末周末周末周末周末周末周末周末周末周末周末周末周末周末周末周末周末周末周末周末周末周末周末周末周末周末

了／解／知／识／杨／浦／的／第／一／窗／口了／解／知／识／杨／浦／的／第／一／窗／口

沪报字第0189号 每周逢二、四、六出版 新闻热线：55217699 数字报网址：www.yptimes.cn E-mail:ypt@yptimes.cn

2018年

本期8版

第107期（总第2149期）

9月22日
星期六

农历戊戌年八月十三

敬告读者
中秋假日期间中秋假日期间，，本报于本报于

20182018年年99月月2525日休刊一期日休刊一期，，特特
此敬告此敬告。。


